
分裂的国家与美利坚人的乡愁
———读阿莉·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 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

任军锋

内容提要 2016 年总统大选呈现的美国“政治画风”令许多人颇感讶异。大选本身毋宁是透视美国政治

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 自由民主政制日趋寡头化，党争白热化，贫富日见悬殊，社会挫败情绪日趋激烈

……。社会学家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以极富画面感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如下重要议题:“特朗普现

象”折射出美国右翼人群内心深处怎样的对事实的感受即“深层叙事”? 导致美利坚人政见日趋极端化的“移

情障碍”有着怎样的发生机制? 面对自由派“政治正确警察”咄咄紧逼之势，保守派右翼人群心灵深处有着怎

样的失落感和恐惧感? 在他们的“深层叙事”中，曾经引以为豪的以“盎格鲁 － 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为载体的

一整套中产阶级伦理正在被侵蚀且不断趋向式微，自己俨然沦落为“本土的陌生人”。霍奇切尔德的著作提

示我们:“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矛盾和精神焦虑的集中反

映。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

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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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总统大选，美利坚国家以别样的“政

治画风”呈现于世人面前，其突转之速、幅度之

大，让许多观察家猝不及防，一时难以回过神来。

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许多人至今依然无法

接受和面对。

在国人眼里，从来以开放包容、从容幽默、优

雅得体见称的美国，如今却突然变得如此狭隘、焦
虑、敏感。竞选语汇变得如此不堪，政客争权夺利

手段也如此下作。而从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状

况看，华盛顿权势集团内部的基本政治共识已不

复存在，其“症状”似乎确证了政治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此前对美国政治的系统诊断: 统治集团日

趋悬浮于社会诉求之外，不仅在利益上出现严重

内卷，而且在话语和观念形态上与民众的日常感

受发生严重脱节，建制政客沉醉于一整套梦幻般

的“政治正确”语汇，下层民众在这套强大的权威

体系中日趋感到无力且无助，整个社会弥漫着严

重的受挫情绪以及因之而生的不满和怨怼; 裙带

主义日趋成为权势集团日常运转的基本潜规则，

自由民主日趋寡头化; 政客被财团势力裹挟，党争

渐趋白热化，致使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基本共识难

以达成，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彼此掣肘、相互拆台的

恶性循环;……思维僵化与权力僵局彼此颉颃，使

得任何形式的改革举措变得举步维艰，民主政治

561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7.05.023



开始陷入了一种“功能失调性的政治均衡”( dys-
functional political equilibrium) 。民主制( democra-
cy) 俨然沦落为“否决制”( vetocracy) 。①

面对特朗普的当选，美国主流建制精英哀鸿

遍野，万马齐喑，甚至痛心疾首，那些一直被学院

派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如美国对世界人民的无限责

任、无国界式的普遍人权、开放包容等等价值准则

遭遇空前挑战，于是诸如“黑天鹅事件”“反全球

化”“暴民政治”“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

大而化之的所谓分析评论此起彼伏。尽管诸如此

类莫名其妙的一概而论充满意识形态评断，且本

身混淆视听、不知所云，仍然无法消解美国学院派

和主流媒体专栏作家们的兴趣，而中国许多深受

这套观念形态陶冶的人士也竞相效尤。可见，在

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感知上，中国主流知识

界与美国同行可谓同病相怜，一样麻木不仁。

事实却是，“特朗普现象”绝非“特朗普的现

象”，它毋宁是美国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处境的折

射，是观 察 并 理 解 新 世 纪 美 国 政 治 社 会 的“窗

口”。不是强行使现实适应我们脑海中已有的观

念，而是依据现实不断修正我们的概念框架，传统

的政治知识需要重新检省，从新厘定，有的甚至不

得不毅然抛弃。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做大而化

之的观念评断，不如对其背后具体的动力机制做

具体而微的事实分析，只有这样，庶几可以作为理

解问题、反思自身的“借镜”。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奇切尔德近著《本土

的陌生人: 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②可谓适逢其

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上述努力的契机。霍奇切尔

德荣休前长期担任伯克利大学社会学教授，作者

坦承自己在政治立场上属于自由派左翼阵营，但

她写作时努力悬置自己的政见立场，进入右翼美

国人社区，倾听他们的声音，观察他们的现实处

境，理解他们的政治情绪。作者深入被认为是

“右翼堡垒”的路易斯安那州，历经五年的深入调

研，积累了 4690 页的采访笔录，以大的问题关怀

为起点，同时在实地观察采访中不断提炼具体问

题，并循着新的问题线索决定调研方向和侧重点，

借以理解研究对象的现实感受和所思所想，洞察

右翼人群政治立场背后的社会和精神根源。而要

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换位思考的能

力，揭示研究对象的“深层叙事”( deep story) : 即

“感受性叙事”( feel － as － if story) ，通过一套象征

性语汇讲述故事，这种叙事“移除了事实，转而讲

述人们对事实的感受。这样的叙事吁请身处政治

光谱两极的人们先各自后退一步，努力发现对方

用 以 观 察 世 界 的‘主 观 棱 镜’( subjective
prism) 。”③作者文笔极具画面感，不仅对美国保

守派右翼人群的“深层叙事”做了深入揭示和剖

析，而且在社会研究理论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启发

意义。

“移情障碍”与美利坚人政见的极端化

进入新世纪，美国社会日趋陷入分裂状态，左

右阵营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势不两立: 在

左翼人士眼里，共和党与福克斯新闻网一根筋地

反对联邦政府，敌视一切旨在解贫济困的联邦福

利政策，俨然成为那些仅占 1% 的权贵寡头集团

的代言人; 而在右翼人士看来，政府本身沦为自成

一体的权势集团，以各种虚假的名义不断强化政

府控制，政客也不惜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为自己

捞取选票。这种分歧本身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

怕的是分歧双方非但缺乏理解对方修正自己刻板

印象甚至偏见的任何意愿，反而在自己业已熟悉

的阵营内部不断强化已有的政治偏见，一道无形

的“移情隔离墙”( empathy walls) 使得任何形式的

沟通理解进而达成共识成为不可能。与有形的隔

离墙不同，这种“移情隔离墙”毋宁是一种深入理

解他人的障碍，它使我们对那些有着不同信仰和

成长环境的人们无动于衷，甚至充满敌意，我们倾

向于对新获得的信息任意筛选并强塞进我们固有

的思维框架，我们习惯于从外部认识相对阵营的

人们，致使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见识反而越偏

狭，立场也愈加偏执。为此，霍奇切尔德一开篇便

提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保持我们信念

的同时，是否可能从内部认识他者，透过他们的视

角观察现实，理解生活、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从而跨越‘移情隔离墙’?”④而正是这道隔离墙

的存在，使得隔离墙两边的人们无法进行头脑清

明的分析，形成开明的见解和主张。

如何帮助人们克服他们心中自觉不自觉间形

成的那道无形的“移情隔离墙”? 正是以科学研

究为职志的学者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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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谜团”: 美国右翼的政治情绪

2016 年美国大选地图显示，支持特朗普的

“红”州比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平均生活水平低

下: 未婚先孕、离婚率居高不下、高肥胖率、非正常

死亡、新生儿畸形率以及低入学率等等。据统计，

美国“红”州人口的平均寿命要比“蓝”州少五岁。

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在“人类发展”( 其中包括: 平

均寿命、入学率、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平均收入)

方面，路易斯安那位列第四十九位，而该州人口总

体健康 水 平 排 在 倒 数 第 一。工 业 污 染 问 题 在

“红”州要严重得多。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路易

斯安那男性癌症发病率高居全国第二，癌症死亡

率位居全国第五。

对于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贫困州的人们来

说，想必他们更加期待联邦政府的介入和扶持。

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对诸如 EPA ( 环境

保护局) 这样的联邦政府机构持普遍的怀疑甚至

敌视态度，这与一般广为接受的“经济人”或“理

性人”预设背道而驰。事实却是: 路易斯安那州

有 44%的公共预算来自联邦政府资助。而这正

是本 书 作 者 试 图 解 开 的“大 谜 团”( great para-
dox) : 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相关区域人们对

政府治理污染举措的抵制同时并存。对此，霍奇

切尔德发现，以往的相关分析往往忽视了一个关

键因素，即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它决定着人们对某

些政治议题是否给予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决定

着他们对特定政治主张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

共鸣。同性婚姻、少数族群、叙利亚难民、非洲饥

荒……诸如此类的议题或许足以使自由派人士心

潮澎湃，义愤填膺，但对持保守立场的右翼人士来

说却毫无共感，他们关注更多的则是自己所居住

的社区、宗教信仰、工作机会、税负、持枪权等等。
李·谢尔曼( Lee Sherman) ，82 岁，曾在位于

查尔斯湖滨的匹兹堡平板玻璃厂( PPG) 工作，该

玻璃厂长期向湖中倾泻工业污水，致使湖中鱼类

遭到严重污染而无法食用。为此，政府不得不发

布湖中水产品食用安全预警，湖区渔民为此蒙受

重大损失。而谢尔曼本人正是该工厂向湖中非法

倾泻污染物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本人后来由于

揭露该工厂的不法行为而遭到解雇。然而，玻璃

厂的劣迹本身并未促使谢尔曼转向支持联邦政

府，事实却是，从 2009 年开始，谢尔曼本人即成为

“茶党”的积极支持者，而茶党主张取消一切政府

的产业政策限制，要求取消“环保局”( EPA) 。作

者发现，茶党支持者们对联邦政府的敌意来源有

三: 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使地方教会的影响力遭

到削弱，继而导致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 在他们眼里，不断攀高的政

府税收，联邦政府用从纳税人口袋里取得的金钱，

不但养活了一批整天无所事事的政府冗员，而且

滥施慷慨，造就了一大批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福

利倚赖者。非但如此，这种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

且在道德上看似正当的福利举措，直接危及着美

利坚人根深蒂固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生存伦理，即

通过个人艰苦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尊严感。长期

以来，正是这种生存伦理构成了“美国梦”的基

石，它意味着诚实劳动、虔信上帝，遵守规则，倡导

正当得利，拒斥不当得利。在右翼保守人士看来，

自由派倡导的那些所谓社会运动( 诸如“平权运

动”、“女权运动”、女性堕胎权、同性婚姻权) 制造

了一大批无视上述生存伦理的“插队者”，他们的

道德底线模糊且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甚至巧言令

色。采访中一位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发出如下抱

怨:“或许由于不怎么经常上教堂礼拜，致使他们

( 自由派) 轻忽个人道德。……美国梦本身变得

不伦 不 类、毫 无 虔 敬 之 心、物 欲 横 流 且 斯 文 扫

地。”⑤

由此看来，2009 年以降感召力日增的“茶党

运动”，与其说是一场经济政治领域的政策反动，

还不如说是一场旨在捍卫作为“美国梦”基本支

撑的一整套中产阶级生存伦理的文化运动。

“若有所失”与保守派的“乡愁”

在与大多数访谈对象接触过程中，霍奇切尔

德发现，在右翼保守派人士心灵深处，都有一种难

以名状的“若有所失”感。这种失落感之所以难

以名状，因为它首先不是具体物品的损失，而是某

种抽象物即某些价值的失落。对右翼保守派人士

来说，这些价值尽管抽象却与他们作为“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生存核心息息相关，是他

们作为“美利坚人”的根基所在，尊严所系。

在保守派看来，自由派的那套“政治正确”的

道德泡沫正在对美利坚本身进行道德绑架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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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教育系统里甚嚣尘上的所谓“文化多元主

义”教条，正在消解美利坚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越

来越多的自由左翼学者笔下，美利坚人的建国史

被解释成一部针对印第安人、黑人等少数族裔的

“犯罪史”，作为美利坚国家正当性根基的“民族

同化”、“大熔炉”，在他们眼里却成为政治强制、

民族迫害的代名词。在这套堂皇的“政治正确”

话语的道德裹胁之下，只要你不对黑人、同性恋婚

姻、叙利亚难民、非洲饥荒表现出同情并给予帮

助，那你马上会被认为在道德上有问题; 当你通过

勤奋工作以期赢得机会的时候，当你遵守规则耐

心排队的时候，那些“政治正确警察”( PC Police)

却通过联邦政府出台一系列所谓“平权行动”( af-
firmative action) ，促使那些后来者( 移民、少数族

裔、女性) 随心所欲地“插队”。非但如此，“插队

者”对自己的违背公平之举非但没有丝毫歉疚，

反而心安理得，认为自己后来先到得理所应当，仅

仅凭借自己的所谓特殊“身份”: 女性、移民、难

民、黑人、同性恋者……。更有甚者，只要你对他

们的上述做法表现出些许不满或质疑，他们便会

立即义愤填膺，颐指气使，甚至暴跳如雷，立即在

道德上将你指责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排外

主义”“恐同症”……。如果说当初容忍后来者

“插队”实出于的美利坚人的慷慨和礼让，但这种

礼让换来的不是“插队者”的困疚和感激，而是他

们的得寸进尺，甚至贪得无餍。美利坚人的慷慨

在那些因此获益的人们的眼里被视为美利坚人应

尽的义务。这不能不在保守派人士内心深处激发

起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愤怒和怨恨: 非但那些按

理本该属于他们的机会被剥夺，更威胁到他们作

为美利坚人的尊严本身，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中

产阶级生存伦理不断遭受挤压，他们精神上的安

全感正在丧失。

与这种“若有所失”感伴随的是右翼保守派

人士内心深处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与这种恐

惧感彼此颉颃的是一种莫名的文化上的“乡愁”
( nostalgia) ，该词源出希腊语，词根 nostros 的意思

是“回家”，而 algia 的意思是“渴望”。对右翼人

士来说，他们作为美利坚人的尊严和地位不仅正

在式微，而且那本该属于他们的“文化故乡”正在

与他们渐行渐远，即便他们依然生活在美利坚这

块土地上，不仅在种族人口上日益沦为少数人群，

如今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俨然一批“本土的陌生人”。更有甚者，他们发现

自己正在被那些善于“插队”的后来者污名化为

“没有同情心”“冷漠”甚至道德上低劣的“红脖

子”。这公平吗?

令保守派深感忧虑的是，奥巴马，这位本身凭

借自己的特殊的种族身份通过“插队”在美国获

得晋身的总统，正在将美利坚国家从真正的美利

坚人那里夺走。作为出身于低收入单亲家庭的黑

白混血儿，奥巴马最终逆袭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

总统，这在自由左翼人士眼里被他们交口称赞为

所谓美国梦。然而在保守派看来，这恰恰是奥巴

马夫妇利用自己的所谓特殊“身份”违背公平原

则通过“插队”获得的不当得利。当初的“插队

者”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使“插队”成为常态，成为

不言自明的制度化规则。对此，难道“真正的美

利坚人”忍心袖手旁观，听之任之?

“U． S． A”，这一特朗普在其竞选造势集会上

经常使用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热烈响应，

恰恰在于它契合了右翼选民的上述带有“乡愁”

情绪的恐惧感。作为一位“情绪型的候选人”( e-
motions candidate) ，特朗普所表达的正是他们内

心深处蓄积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正是特朗普使他

们找回了久违的作为美利坚人的道德优越感和人

格尊严，也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体制外富豪”，而

不是华盛顿的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建制政客，才

有勇气和魄力带领他们戳穿自由派的那套冠冕堂

皇的“政治正确”谎言。而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复

兴美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之所以如此

具有感召力，在于它不仅承载着显见的经济和政

治诉求，更隐含着右翼人士渴望已久的文化和道

德使命。

结语: 濒临破碎的“美国梦”
与“特朗普时代”的来临

《本土的陌生人》为我们呈现了美国社会矛

盾的诸多细部，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方

面，更与人们对这些矛盾的精神感知有关。“特

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

宁是新世纪美利坚人精神焦虑的反映。无论是在

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全球资本主义的迅猛发

展都对一切文化秩序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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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本的无节制扩张及其对权力的绑架( 如 2008
年金融危机) ，日见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文化均

质化等等。在美国，资本的迅速膨胀已经远远溢

出了传统新教伦理所能接纳的范围，在资本面前，

“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外邦”的界线模糊

难辨，其在种族文化上的挑战不亚于政治经济领

域的挑战。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

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正

如特朗普的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所说: “这个国家

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将其拉回正轨。”⑥

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注定要面对一个四分五裂

的美国。如果经济政治上的分裂可以通过有效的

政策举措得到敉平，那么文化价值上的分裂则很

难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解救之道。如何使处在政

治意识形态两极的人们能够跨越“移情隔离墙”，

倾听对方，摆脱偏见，彼此合作? 正是霍奇切尔德

写作《本土的陌生人》一书的核心关切，也是“特

朗普时代”美利坚国家能否“重回正轨”的关键。
最后，我们不妨摘引作者在书末拟写给左翼

人士( 包括作者自己) 的一封信，对自由派左翼人

士，霍奇切尔德这样写道:

“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那些处于你们一

手制造的‘政治泡沫’之外的人们? 先放下

安·兰德( Ayn Ｒand，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代

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 ; 他们是兰德的拥

趸，但你们会发现他们并非如兰德的文字给

人的印象那样自私。你们或许会发现他们许

多人其实很善良，你们会从他们身上学到诸

如社群团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等诸多品

质。你们或许认定那些强大的右翼力量组织

者出于自利，通过诉诸右翼支持者人性中的

‘邪恶天使’( 诸如自私、种族不宽容、恐同症

以及逃避那些旨在帮助不幸者的税负的渴

望) ，‘挟制’右翼草根人群。在新奥尔良举

行的特朗普竞选造势集会上，上述现象的确

不难看到。但它却遮蔽了他们的另一面，即

右翼人士作为人的本性中的‘善良天使’: 他

们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的

遵守规则的耐心，他们的忠诚、奉献和坚韧。
诸如此类的品质构成了他们‘深层叙事’的

一部分。若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你们或许

能够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⑦

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困扰的或许不仅仅

是美国右翼人士，甚至也不仅仅是美国自身。今

天它发生在美利坚，明天或许就会发生在其他国

家，甚或正在以不同的“剧情”在其他国家排演。
在新世纪，美利坚能否在愤怒与哀伤中找到自我

疗救的可能? 从而修复濒临破碎的“美国梦”，重

树国家的精神和制度根基? 美利坚国家的未来将

何去何从? 这不仅与美利坚人自己有关，更与新

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对此，我们在隔

岸观火，作壁上观的同时，能否有某种程度理智上

同情的理解?

①③④⑤⑥⑦Francis Fukuyama，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1;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 2014，p．

135，p． 5，p． 158，p． 228，pp． 233 － 234． 中译可参广西师范大

学译本。

②Arlie Ｒussell Hochschild，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Ｒight． The New Press，New

Yor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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